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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，看上去和凡人没有 两样 ，
一个极普通的 中 年妇女 。然 而 ，她
却象煤一样燃烧着 自 己 ，对党 的事
业对本职工作奉献着满腔热情和一
片赤诚 ，温暖着千家万户 。她 ，就
是田 王煤店主任史桂兰 。

史桂 兰 1984年 担 任 店 主 任 以
来，她每天坚持提前半个 多钟头到
煤店 ，打扫卫生 ，校验磅称 ，做班
前检查 。每逢蜂窝煤人库季 节 ，她
总是站在架子最上边 ，和大伙一道
垒煤 ，一干就是数小时 。一次她左
手中 指骨折 ，上着夹板但她仍坚持
和同 志们将200余 吨 蜂 窝 煤全 部 装
入库房 ，保证了 冬煤供应 。为扩大
销售 ，她和职工弃假 日 、冒 酷暑 、
顶严寒 ，带上干粮到 高陵 、蓝 田 和
商县 等 地扩 大 销 售 。去 年8月 ，在
跑蓝 田 的途 中 ，她 中 暑晕倒在地 ，
稍休息后 ，又硬忍着剧烈的头痛赶
到联 系 单位 ，签订了供货合 同 。

她常说：“在商品经济 中 ，钱
固然重要 ，但同志之间 的 感情 ，共
产党 员 的 风 格 是 用 金 钱 难 以 买 到
的。”1985年 至 1991年 ，她 先 后 3
次把 上级提给她的销售劳 务费1200
余元 ，按 照工作实绩分给了 职工 。
给煤 店 主任每 月 7元 的 职 务 补贴也
全部 用 于店 内 维修和零 星开 支上 。
1986年 至 今 ，节 假 日 加 班 累 计 达
308天 ，所得 加班 费 奖 金 也 都 贡献
给了 国 家 。

相帮 岂分相识 。多 年 来 ，只要遇到他人有难处 ，她都鼎
力相助 ，想方设法排忧解难。1989年春节前的一天 ，寒 风凛
冽，大雪纷飞 ，一位年过五旬 的农民 ，在煤店 门 口 汽车站 等
车时 ，突 然发病 ，摔倒在马路旁 的污水沟里 。她闻讯赶去 ，
不顾天冷水臭 ，使劲将老农扶起 ，搀进煤店办公室 ，用 热水
为他擦净身 上的污泥 。当 这位农民苏 醒后 ，她 已 备好热腾腾
的饭 菜 ，并买 好返 回 商 县 的 车 票 ，临 别 时老农泣 不成 声 地
说：“史主任 ，我们虽不相识 ，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”今年5月
下旬 ，她送煤途 中 ，遇到 灞桥镇一妇 女到蓝 田 接 老父亲 回 家 ，
在庆华厂 门 口 前换车时 ，老汉突 然 发病气绝 ，妇 女 不 知所措 ，
只是大哭不止 。她连忙叫 来 医生确诊 ，证实确 已死亡后 ，她掏
出40元钱 ，雇了辆车 ，将人抬上车送 回 。

史桂兰 ，一 心 为 店 ，全心全意 为 人 民服 务 的 精神 ，多 次受
到了 上级的 表彰 。去 年 她荣获 “陕西省劳动模 范 ”和 “市级优
秀共 产党 员 标兵 ”称号 ，被评 为 “省物 资 系 统 ‘百佳’购销 员”，
最近又 以工会积极分子 的 身份光荣地出 席 了 省工会九大 。

演讲台

初进 银行

张月 莉1988年夏 ，也就是我大学
生涯 的最后一个学年 ，当 我拿
着用 人 单位的名 单 ，选择毕业
后的 去 向时 父母开 导我说 ：

“ 银 行 是 融 通 资 金 的 特殊 企
业，担负着社会资 本的管理和
分配 重任 。能 当 好一名 金融战
土是十分光荣 的……”在父母的启 发和
外界的 影 响 下 ，我终于选择了银行 ，分
配到 了 西安市工商银行营业部 。

第一天到 工作岗位 ，感到一切都特
别新鲜 。当 领导带我到营业大厅介绍完
各种 业 务 时 ，我 的 视 野 突 然 开 阔 了 许
多。未到银行之前 ，我认为银行就是为
人民群众存储货 币 ，就是为社会 当 家理
财，没想到还有会计 、出纳 、信贷 、信
息、党政工 团 等各种部门 。

我开始在会计柜实 习 了 。会计柜上
的几位老师一方面通过言传身教 ，帮助
我了 解和认识会计工作在银行的重要作
用，另 一方面在技术要领的掌握上对我
耐心指 点 ，详细讲解 。如手把手纠 正我

打算盘的 姿式 ，按柜处理传票 等 等 。在我
的刻 苦 努 力 和 老 师 的 帮 助 下 ，一 个 半 月
后，我对银行会计柜业 务技能 已 熟练掌握
了，对会计 工作也有了 初步 了 解 。随后 ，
组织上又让我到 出 纳柜实 习 。

出纳柜和会计柜截然不 同 。会计柜大
多是传票 ，给人一种整洁的 感 觉 。出 纳柜
是和钱打交道的 ，地下到处都是 白 纸条 。
我刚 去 的 时 候 ，见 到 如 此 零 乱 的 工 作 场
所，心 中 别 提 多 不是滋味了 。在我的脑海
中就留 下了 一个武断的 印 象 ：出 纳柜上 的
人好懒惰 ！当 我第二天上午提前20分钟到
柜组时 ，被眼前的景象给迷惑住了 。我本
以为 自 己来得挺早 ，谁知柜组的老师大都
先来了 。他们扫地的扫地 ，拖地板的拖地

板，擦桌子 的擦桌子 ，不 由 自
主，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。
我武断 的意识这时也崩溃 了 。
我对起初看到的 零乱情景有了
一个比较正确的 认识了 ：那纸
条是用 来扎钱的 ，钱一多 ，人
们就很难照顾到撒在地上零乱

的场 景 了 。这 个 十 分 浅 显，（银 行职
工）人人 皆 知 的道理 ，我却是在实 习 了
一周 之后才懂得的 。我深为 自 己 的愚蠢
而羞愧 ，一改过 去懒散的行为 ，下苦功
夫和老师们学 习 点钞技术 。在我的老师
手把手地教练下 ，一个半 月 后 ，我 已熟
练地掌握了 单指 、三指 、四指 的 点钞技
术了 ，终于没有辜负老师们的培养和希
望。

我现在 已 是一名 光荣的 出 纳 柜台 员
了，我 已 能熟练地办理各种 日 常业务 ，
并在1989年银行业务技术比赛 中 荣获第
三名 的好成绩 。我爱我的 工作 ，我将用
全力 把工作搞好 ，力争年年的业务技术
比赛取得好成绩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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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我 甩 掉 了 那 个 多 愁
善感 ，只 知 在 象 牙 塔 里 苦
觅人 生 哲 理 的 小 丫 头 的 风
貌后 ，我 发 现 ，忙 碌 的 生
活对 我 来 说 是 多 么
的重 要 。

当我 忙 碌 时 ，
我发 现 周 围 的 环 境
是一 件 洒 脱 的 文 化
衫，随 意 而 清 新 ；
当我 忙 碌 时 ，时 间
排挤 着 生 活 ，我 没
机会 伤 感 。

当我 忙 碌 时 ，
我一 边 对 朋 友 大 叫
日子 很 苦 ，一 边 开

心地 偷 偷 笑 ；当 我
忙碌 时 ，我 更 学 会
了实 实 在 在 的 吃 苦
精神 。

忙碌 使 我 少 一 节 愁
肠，多 一 份 风 情 。

忙碌 使 我 步 履 匆 匆 ，使
我较 以 前 有 更 多 的 自 信 。

忙碌 使 我 注 重 做 好 每 一
件小 事 ，即 使 芝 麻 大 的 收

获，我 也 很 满 足 。
作为 女 人 ，我 不

希望 将 一 生 的 幸 福
“ 押 ”在 某 男 士 身 上 。
我渴 望 忙 碌 的 生 活 。
忙碌 使 我 的 独 立 性 会
因事 业 的 成 功 而 变 得
咄咄 逼 人 ，忙 碌 会 使
我寻 求 到 独 立 的 人
格，为 自 己 谋 求 职 业 ，
谋求 完 全 的 幸 福 。
　生 活 是 现 实 的 ，
上帝 从 不 会 怜 悯 懒
汉。我 渴 望 忙 碌 的 生
活，但 我 不 会 做 苦 行

僧，让 我 不 足 12平 方 米 的 家
象只 小 笼 子 ，将 我 的 温 柔 皱
成一 把 腌 菜 。

知心大姐信箱

建女工卫生室有何要求
知心大姐 ：您 好 ！

我是 某 织 造 厂 的 一 个女 工 干 部 。由 于 工 作环境湿 度 大 ，
女工 妇科慢性 病 患 者较 多 ，给 女 工 身 体 、精神 、心 理 上 造 成
很大 的 痛 苦 和 压 力 ，也 直 接 影 响 了 生 产 。为 此 ，我 们 想 向 行
政建议 修 建 女 工 卫 生 室 ，但 不 知 国 家 对 此是 否 有 何规定 ？烦
请大姐 查 找告 我 。　刘晓玉
晓玉妹 ：

首先对你为女工姐妹着想 ，热心替女工姐妹说话办事的
精神表示赞赏 。

在我们 国 家 中 ，劳动人民是国 家的主人 ，工人阶级是领
导阶级 ，因而我们国 家制定 的一切方针 、政策 、规定 自 应体
现人民 的意志 。女职工既是国 家和企业的主人 ，又是社会财
富的创造者 ，党和 国 家为搞好女职工劳动保护制定了 一 系 列
完备周 详的 法规政策 。

就以你询问 的卫生室一事 ，国 务 院颁布 的 《女职工劳动
保护规定 》就要求建立女职工卫生室 ，便于女职工保持经期
外阴 干净。《工业企业 设计卫生标准 》第74条对女职工卫生
室的 建 立 标准做 了 规定 ：最大班次女 工在100人 以 上 同 时
作业 的 工业企业 ，应设女工卫生室 ，且不得与其它室合并设
置。女工卫生室 由 等侯间和处理间 组成 ，等侯间应设洗手设
备及洗涤池 ，处理间应设温水箱和冲洗器 ，冲洗器 的数量应
根据设计计算人数计算 。按最大班次女工人数，100至200名
应设一具 ，大于200名时每增加200名 应增加一具 。最大数量
在100名 以 下至40名 以 上 的 工 业 企业 ，应 本着 勤俭节 约 的 原
则，设置简 易 的温水箱及冲洗器 。

值得指 出 的是 ，近几年里在一些 单位和三 资 企业 中 出现
了不少忽视女工保护 的 问题 ，不建 、少建 ，建后挪作他用 甚
至毁掉的事也时有发生 ，这都是极端错误的。知心大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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妻这个普通女工是个秦腔迷 ，一天到
晚总哼哼唧唧唱秦腔 ；我这个穷教书的却
是个书迷 ，抱上书就紧紧 闭了 口 。

晚上 ，我坐在柔和的 日 光灯下翻开名
著，身后就飘来她的秦腔哼唱声 。她边织
毛衣边唱 ，完全进入了角色 。

为了不搅扰她那份专注 ，也为了避免
发生矛盾 ，我想到外面去 。哪去呢？“无
处来来无处去 ，城南寒 窑把身安。”她那
凄凄惨惨的 唱腔直往我耳朵里灌 。我暗
自叹息 ，我不及王宝钏 ，王宝钏
还有个属于 自 己的寒窑 ，我离开
这小屋 ，便无去处 。

唉，当 初选择了 她 ，是个美
俪的错误 。

终于 有 一 天 ，我 忍不住 吼
了一声 。她吓了一跳 ，抿住了那两片薄嘴
唇，不再跟我说话 。第二天去上班 ，没 回
来。

这以后 ，屋子里只剩一个我 。很静 。
结婚一年多 了 ，从来没有这么静过 。书怎
么也看不进去 ，心里空空 的寂寞 中 ，总有
一阵轻轻的秦腔哼唱声在耳畔盈盈回荡 ，
在屋里叮咚流淌 。

终于有 一 天 ，她 笑 吟 吟 走 进我 的 眼
睛，一双温柔的杏子眼朝我直晃 。我大胆
地迎接着她的挑战 。四 只 寻求沟通的 目

光连 成两行幸福的平行线 。一切不愉快顷
刻间 冰 消 雪融 。晚 上 ，我在桌 前推开 了 名
著。等那温柔的哼唱声拂上我激动的心 ，可
没有 。从镜子 里看去 ，她紧抿着嘴唇 ，专注
地织她的花样 。

我忍不住回过头说 ：“你唱呀！”她瞅我
一眼 ，说 ：“想听你读。”我问 ：“你不生气？”
她点点头 。于是 ，我轻轻读起来 。珂赛特的
悲惨遭遇 ，感 动得她 泪 珠 滚 滚 。第 二天 晚
上，她又 要我读 。我说 ：“想听你唱。”她清

清嗓子 ，甜甜脆脆的声音便飘满了温馨的小
屋。她唱的是《西湖 山 水还依旧 》。

有时 ，她晚上加班 ，半夜才回来 ，轻轻开
了门 ，哼着 秦腔 曲牌走到书桌前 ，带来一股
清新 ，几许欢快 。我起 身 去打火炉盖 ，她哼
唱着 去洗手脸 。火苗狗 舌般地从炉膛里微
笑着探 出 头舞蹈 ，她已经哼唱着擀面 。她的
动作与声音配合默契 ，更有擀面仗有节奏地
敲击案板 ，似乎为她伴奏 ，我只有欣赏 的份
了。等她端起饭碗 ，应该是我给她进行“小
说连播 ”的时间 了 。她听着吃着 ，有滋有味

地。等 她吃完 ，我俩 双双坠入甜甜 的 梦
乡。第二天 ，从小屋 出 发 ，她哼唱着去上
班，我挟着课本去教室 。

夏天的晚上 ，我们住的小杂院里会乐
器的来请 ，妻哼唱着跟走了 。场面就在桂
花树下 ，妻兴致勃 勃地站 在灯 光 下 唱 秦
腔。唱 “断桥”，唱 “下 山 林我又该投奔何
方”，也 唱 “穷人 的孩子早 当 家”。时而婉
转缠 绵 ，时而哀怨悲泣 ，时而轻快愉快 。
娃娃大爷新娘子 ，把她 围在 中 间 ，不时有

掌声和欢笑声把她的唱腔淹没 ，她
的唱腔和着掌声笑语 ，和着夜鸟的
歌声 ，和着桂树叶子的哗哗声 ，飞
出小杂院 ，悠悠荡荡向远方而去 。
这一切从开着的窗户送进来 ，一次
又一次强烈地诱惑着我 。我终于

忍不住扔下书冲出 去 。钻进那个圈子 ，用
五音不全的嗓子 吼几声 ，吼岔了 气 ，才心
满意足地回到小屋 ，继续看书中 的风景 。

渐渐地 ，她爱看书了 。我把看完的书
推荐给她 ，她看完 ，就讲给厂里的姐妹 ，厂
里的 姐妹高兴 ，她高兴 ，更高兴的 当 属于
我。渐渐 的 ，我爱唱 秦腔戏了 。唱 《虎 口
缘》，她唱贾莲香 ，我唱周天佑 ；唱 “探窑”，
她唱王宝钏 ，我唱薛平贵 。

她得意地冲我说：“我改变了你！”我自
豪地说 ：“我改变了你！”于是 ，相视而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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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妻怀了 孕 ，家里便没安生过 。
虽说时下计划生育 的 口 号是 ：生儿生女都

一样 。可对我家来说 ，生男 生女大不一样 。
自太爷那辈到父亲 ，一直单传 ，父亲 为了

改变家 丁不旺历史 ，也正赶上 “人 多 力 量大 的
好时代”，母亲便一 口 气生了 我们兄妹六个 ，
也总算有 了二个儿子 。

到了 我们这辈 ，嫂子不“争气”，首先生 了 个
女孩 ，便 绝 了 父母振兴家 丁 的 奢望 。全家 人便
把全 部 的 希望 寄托在我 妻 的 身 上 ，能否 生个 儿
子，关 系 到家族香火能否传下去 的 千秋大事 ，谁
让没赶上好年代 ，现如今只准生一个 。

自妻怀 了孕 ，母亲天天上门 看 ，月 月 上门
催，数她最上心 。看妻走路先迈哪只脚 ，听胎
音强 不强 ，把 生 了 6个孩 子 的 老经验全用 上排

场上 尚 不放心 ，还不惜花钱请阴 阳 ，求老道 ，求神问卦 ，看
能不能生个男 孩 。父亲也表现 出少有的热心 ，他毕竟相信科
学，向 医生行贿让妻上 医院做B超 ，而妻竟不从 ，惹得全家
不高兴 。

父母急 了 ，便悬赏 ：生了
儿子 ，金 戒 指 、金耳环 、金项
链。三 金 结 婚 时 没 舍 得 买 ，
生了 儿子再补也不迟 。

妻的 压 力 很 大 ，但 却 有
充分 的 思 想 准 备 ，她 早 为 自
己寻 到 了 一 条 退路 。其 一 ，
种瓜得瓜 ，种豆得豆 ，生儿生
女全 看 你 儿 子 的 本 事 ，与 我
何干？其二 ，先有车后有辙 ，
母生 头 胎 时 闺 女难 道 “只 准
州官放火 ，不许百姓 点灯？”

妻便有恃无恐地 只管放
心地睡 ，安心地吃喝父母“孝
敬”的营 养品 ，日 渐 身 强体壮
大腹便便 。

十月 怀胎 ，一朝分娩 。
全家老少七姑八嫂几十

口人为 妻那将来关键性的一
朝提心 吊 胆 。

儿乎？女乎？唉 ！真 累
人。也真愁煞人 。

贴
心
人

情
暖
人
心

—
—
记
扶
风
县

铸造

厂女
工
委
主
任
赵
桂
兰

她叫 赵桂兰 ，是扶凤县铸造厂女职
工委 员会主任 ，县女职工委 员会委 员 。

还是在1968年10月 的时候 ，桂兰离
开在凤洲铁路公务段工作的父母 ，随 同
学们 一 起 ，到 眉 县 汤 浴 公 社 “上 山 下
乡”。十 年 后 ，她这位正 儿 巴 经的 “老
三届 ”被落实政策 ，招工进了 铸造厂 。
她做梦 也没有想到今生今世还能进工厂
当工人 。她的心好似一炉铸铁水 ，沸腾
了。她 咬 着 牙 暗 下 决 心：“一 定 要 为

‘ 老三届 ’争 口 气 ，为父母争光。”
在她的办公桌小柜角 里 ，放着一大

堆各类 荣誉证书及奖 品 ，有 中 国珠算协
会的 、有省 、市 、县工会的 ，什么珠算
大赛优胜奖 、先进 工作 者 、优 秀女职工
工作 者 ，等 等 。看看她那一堆在生产 中
获优质特等奖所受到的荣誉 ，你就会想
象，她在工作 中 付 出 了 多少艰辛 ，看看
她那被 飞溅 的铁水烧伤的胳膊 ，头上的秃疤 ，脸上的铅粉
疤，你就会相信她究竟在劳动 中 付 出 了 多少血和 泪 。

1989年 6月 ，随 着 厂 里 生产状况的 不断发展 和管理 工
作的需要 ，在车 间整整 当 了10年 工人的她被 当 选 为厂女工
委员会主任 ，又 当 上 了 厂 出纳 员这个 “经济命官”。厂里
的资金 ，她管得滴水不漏 ，毫不含糊 。用 工人的话来说 ，

“ 从她手里 ，谁想糟 蹋厂 里一分钱 ，没门。”
厂里规定每 月 28号给工人发工 资 。她总是从25号起就

不分黑 明昼夜的 写呀 、算呀 ，把180名 工人 的条条 、项项算得
清清 楚 。有 个 别 因 故 没 有完 成任 务 的 工 人被 扣 发 工 资 奖
金，她 不 但秉 公办事 ，不讲情面 ，更重要 的 是做好这些人的
思想转化工 作 ，鼓励他们迎头赶上 。厂 里 已 经退休的 老职
工们来厂领取生 活费或办事 ，她不分迟早 ，随来随接待随办
理。1991年 冬 青 工韩 军海 ，因 家 中 困 难 ，结婚急需1000元 ，
她得知情况后 ，就将 自 己 积攒的供娃上学 的钱借给 了他 ，去
年，军海媳妇 生小孩 ，无人 照管 ，她不但去给帮忙 ，还给孩子
送去尿 布等物 ，感动得小伙子直对她说 ：“赵师傅 ，我娃将来
学说话 ，我 第一个先教会我娃把你叫 婆。”扶风铸造厂去年
下半 年 与 武 功 秦川 冶炼厂 商议联合办厂 ，双方商议扶风铸
造厂投 资 5万元 。消 息一传开 ，全厂上下人心沸腾 。又是赵
桂兰发动厂女工委 员会带头捐 资建厂 。号召一发 出 ，从3月
25日 至28日 ，仅4天时间 ，全厂职工就捐款11万元 。

铜川 市 郊 区 挂毯 厂 今年 3月 自 筹 、引 进 资 金8万 元 ，安 排 待
业女 青 年130余 人 ，进 行 外 销 挂 毯 生 产 ，年 产 值 达30余 万 元 。
图为 女 工们 在 精 心 编 制 出 口 挂毯 。　王 山 水 摄

巾帼英雄

坚贞 的 女 性
——记刘少奇前夫人谢飞

） 闻 生

现已79岁 高龄的原 中 央政法干部学校副
校长谢 飞 ，曾 与少奇 同志共 同 战斗生 活了近
6 年 。

宁死 ，也不诬陷少奇 同志
1968年 2月 的 一天 深 夜 ，一辆警 车秘 密

地开 到 谢 飞 家 门 口 。谢 飞 被捕 了 。原 来 ，
“ 刘少奇 问题专案组”为 了诬陷少奇 同志 ，

捏造了 少奇在北方局 工作期间被逮捕 ，写 了
自首书叛变的谎言 。这一时期 ，谢飞正好跟
少奇生 活在一起 。专案组想让谢飞成为诬陷
少奇 的 活证人 。

1934年 ，年 轻俊 美 的 谢飞 与 风华正茂 的
工运领袖少 奇在江西 苏 区 相 识 了 。长征后 ，
他们又 多次
见面 ，并 萌
发了 爱 情 。
中央红军胜
利到达陕北
不久 ，他 们
便结 为 伉
俪。尔 后 ，
谢飞跟随 当
时任 中 共北
方局 书记 的少奇到天津 、北平 、太原等从事地
下工作。1939年4月 ，她一身戎装 ，英姿飒爽 ，
成为 一名 精 干 的 新 四 军女干 部 ，随 之来 到 皖
南新 四 军 军 部 ，与 少奇一起 工作。1941年 的
一天 ，谢飞乘小船渡过长江去执行任务 ，来到
了苏南地区 。由 于敌人扫荡 ，交通断绝 ，无 法
回返 ，从此失 去了 与少奇的联 系 。

“ 我 与 少 奇 一起 生 活近6年 ，‘文 革 ’期 间
恰好坐了近6年牢。”谢飞讲此话时虽是镇静
的。当 时 ，谢 飞被 审 讯达200余 次 。然 而 ，她
始终还 是那句话：“根本就没那 回事！”后来 ，
由于周 总理 的 亲 自 过 问 ，“四 人 帮”的 爪 牙 才

不得 已 于1973年 国 庆节释放了谢飞 。
长征女战士

1932年 ，谢飞 由 新加坡 回 国 ，在福州 、
厦门 工 作 两 年 之 后 ，分 配 到 江 西 苏 区 国 家
政治 保 卫 局 工 作。1934年 ，经 过 严 格 挑
选，她 成 为 红 一 方 面 军 参 加 长 征 的 30名 女
战士 之 一 。她 被 分 配 到 一 个 “特 殊 连
队”。连 长 叫 侯政 ，主 要 成 员 包 括 党 内 著
名的 五 老 中 除 吴 玉 章 以 外 的 四 老 （即 董必
武、谢 觉 哉 、徐 特 立 、林 伯 渠 ）伤 病 员 、
临时雇 的 挑夫和这 些女兵 。谢 飞 与 贺子 珍 、
邓六金 、钟 月 林 等 女 战 士 不仅要 与 男 战友一
起，克 服 爬 雪 山 、过 草 地 、啃 皮 带 、嚼 草 根 等

艰难 困 苦 ，
还要 关 照
老同 志 和
伤病 员 ，并
做挑 夫 们
的思 想 工
作。

充实 、
安宁 的 晚
年生活

谢飞 不仅是20年代的 老党 员 、30年 代 的
老红军 ，还是50年代的研究生 。建 国 后 ，她上
了夜大 ，1952年 又考取 了 中 国 人 民 大学 法律
系的研究 生 ；4年后 ，她作为一名 内行 ，担任了
中央政 法 干 部学校 的 副校长 （校 长 由 彭真兼
任）。1984年 ，谢 飞 退 居 二 线 。从 那 时 起 一
直到 现 在 ，她 担任 了 三 届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，同
时兼任 公 安 部 咨 询 委 员 。现 在 她 每 天 靠 吃
安眠 药 睡上 两三个 小时 ，这 是 因 “文 革 ”精 神
刺激 留 下 的 后遗 症 。与少 奇分开 后 ，她未再
婚，与 养 子 谢 冰 、儿 媳 及 两 个 孙 女 生 活 在 一
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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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话女性

她是 一个丑女孩
阎文

她的 确很丑 。当 主任 第 一次把她领 到 我 面
前的 时候 ，我 不 由 得大 吃一惊 ，她大概是我生平
见到 的 最丑 的 女孩吧 ！当 时我在心里想 ：“如果
她是我 的 女儿 ，我也许会痛 苦得死去 ！”以致好
长时 间 ，我这个 当 班长的 竟记 不 下她的名 字 。

她的 丑是大 家公认的 ，在我们这个“男 多 女
少”的 企 业 里 ，我发现 ，她上班3个 月 来 ，没有 一
个男 孩 来找过她 ；甚至在路上 ，都 没有一个人和
她说过话 ；女孩们也 不 愿意和她一块玩 ，她们还
经常 在 我 面 前
说她 嘴 巴 太 大
了、眼 睛 太 小
了、鼻 子 太 塌
了、前 额 太 高
了等 等 一 些 是 非 的 话 ；大 家 还 不 相 信 她 竟 叫
——楚 秀 秀 ，名 字 和人绝对 不 能 “对 号 入座”。

秀秀 也好像很有 自 知 自 明 ，她一般 不 和班
里的 女孩疯 来疯 去 的 ，时 常 和 我们 几 个老 工人
呆在 一 起 ，我们 说话 ，她也 不 插 言 ，要 么 静心 的
听着 ，要 么 拿 一 本 书 认真地看 着 。我们 因 此也
很少 注意 到 她 的 存在 。

我发现她 不 同 一般是在 那 一 次 ，星期 六 下
班时 ，不 知 谁 忘 了 拧 紧 更 衣 室 里 的 水 龙 头 ，水

池的 小 下水孔被脏物 堵住 了 。星期 一 ，我们 那
地下 室 似 的 女 更衣 室 便遭 了 水灾 ，水足足有 三
尺深 ，柜 子 全 泡 在 了 水 里 ，工 鞋 、脏 物 漂 了 一
层。我喊 了 半 天 ，只 有 两名 “老伙计 ”脱去 了 长
裤和 我一起蹚进水里 ，拼命地 用 盆子从 窗 子往
外刮水 ；其余 的 女孩都挤在 门 口 大惊 小怪地看
着我 们 “落 汤 鸡 ”似 的 和 水搅 在 一 起 而 无 动 于
衷，秀 秀 毫 不 犹豫 地跳 了 下 来 ，洁 白 的 裙 子 顿
时被脏水吞 没 了 。那 一 刻 ，我 的 眼 睛 忽 然 湿 润

了，不 知 流 下

来的 是 汗水还

是泪 水 ？

“ 人 有 旦

夕福 祸”。上

个星 期 三 ，白 牡丹 不 小 心 在 工 作 台 上 摔 了 一
跤，腿严 重 骨折 了 。主任让我从班组里抽 出 一
个人去 医 院 照 顾 白 牡丹 ，我 先 找那 几个先 前 和
白牡丹 相 好 的 女 孩 ，她们 都 不 高 兴 ，最 后 我 只
得让 秀 秀 去 。昨 天 才 知道 秀 秀 正 准 备 去 成 都
参加 “新 星杯 ”诗歌大 奖 赛的 颁 奖 大 会 ，她有 一
首诗 荣 获 了 二 等 奖 。我 觉 得对 不 住 秀 秀 ，她却
说：“那样 的 机会 以 后 还会有 ，但 白 牡丹摔倒也
只有这 么 一 回 ！”


